
認識一位女士，自己頗具姿色
，因而堅持擇偶第一條件是 「帥」
。她也果然找到一位帥哥男友，兩
人恩愛出現人前，好一對璧人，像
電影中的男女主角。

一年之後，兩人卻分手了。其
後這位女士幾番 「換畫」，又幾番
離合。旁觀者冷眼觀察，發覺儘管
她美艷如昔，可是對男朋友外表的
要求標準已不斷向下調整。

問其故，皆曰 「靚仔冇本心」
之說果然非虛。靚仔身邊太多誘惑
了，招蜂引蝶，哪能叫他 「守身如
玉」？

曾做過一項小規模民意調查，
發覺年紀愈大的女人，對伴侶外表
的要求愈低。少女情竇初開，一心
只想嫁個白馬王子，幾番情海覆舟
後，退而求其次，只要有才幹就是
了。再歷幾次情變後，始明白外表
最不牢靠，才幹也不牢靠。帥的外
表成了外騖的本錢，而才幹又易養
出大男人心態，況且他賺得多不等
於給你更多。

最後，大家一致認為，擇偶最
緊要看他是否細心關懷體貼，有點
幽默感就更佳。有了這些優點，平
凡的外表也會愈看愈順眼，才幹平
庸點也可以忍受。

女人結婚圖什麼？不就是有個
人可以依靠嗎
？即使不是經
濟上的，也需
是精神上和生
活上的依靠。

豬
的
本
性
，
其

實
不
懶
惰
、
不
愚
蠢

、
也
不
饞
嘴
。
你
看

豬
欄
裡
的
小
豬
，
牠

們
年
幼
時
，
目
光
充

滿
好
奇
，
剛
學
會
走

路
，
已
四
處
蹦
跳
不
停
，
靈
慧
的
雙
眼
，

不
住
探
索
身
邊
一
切
新
奇
的
事
物
，
每
一

塊
草
根
都
要
嗅
過
、
每
一
攤
積
水
都
要
舔

一
口
。小

豬
很
快
長
大
，
性
格
亦
生
巨
變
，

也
許
這
是
被
馴
養
物
種
的
命
運
。
年
少
時

飲
奶
還
要
爭
，
起
勁
踏
着
兄
弟
姊
妹
們
的

身
軀
，
爭
奪
啜
幾
口
母
親
的
奶
頭
；
如
今

冒
險
精
神
消
失
無
蹤
，
牠
們
慢
慢
學
會
，

只
要
乖
乖
聽
話
，
生
活
也
不
錯
。

活
在
豐
衣
足
食
的
豬
欄
，
牠
們
沒
興

趣
再
望
一
眼
外
面
的
花
花
世
界
，
以
為
豬

欄
就
是
一
切
。
主
人
待
牠
們
很
好
，
每
天

飯
來
張
口
，
吃
飽
就
睡
，
睡
醒
再
吃
，
深

感
吃
得
飽
已
是
天
大
的
福
分
。
久
而
久
之
，
生
活
的
觸

感
被
磨
滅
，
不
只
對
一
切
沒
有
追
求
，
越
來
越
污
穢
的

豬
圈
，
已
變
成
尋
常
事
，
都
是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在
豬
的
世
界
，
也
有
特
權
階
級
，
就
是
那
些
用
來

配
種
的
大
公
豬
。
豬
農
牽
着
大
搖
大
擺
的
公
豬
在
阡
陌

間
走
過
，
牠
身
軀
肥
大
，
樣
貌
醜
陋
，
不
只
不
受
豬
欄

所
困
，
還
四
處
留
情
，
風
流
快
活
，
更
能
全
身
而
退
，

不
會
成
為
刀
下
亡
魂
。
公
豬
為
何
得
如
此
優
差
？
牠
們

遺
傳
因
子
好
，
出
身
成
分
佳
。

當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開
始
蔓
延
，
豬
型
人
類
早
已
在

社
會
扎
根
，
人
豬
混
合
，
病
毒
洗
牌
，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

幾
位
朋
友
說
退
休
說
了
好
幾
年
了
，
卻
還
是
在

做
。
這
因
為
他
們
都
是
所
謂
﹁自
僱
人
士
﹂
，
即
是

自
己
幫
自
己
打
工
。

自
僱
人
士
的
退
不
下
來
，
固
然
因
為
沒
有
機
構

章
則
，
規
定
多
少
歲
要
退
休
；
又
沒
有
老
闆
因
為
他

們
的
工
作
能
力
追
不
上
時
代
進
展
要
他
們
榮
休
。
退

不
退
由
他
們
自
己
決
定
。

而
他
們
自
己
就
是
遲
疑
不
決
，
拖
了
一
年
又
一

年
。

捨
不
得
退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事
業
仍
有
可
為
，
自

己
的
精
力
還
可
以
應
付
下
去
。
同
樣
的
工
作
做
了
大

半
生
，
根
本
沒
有
難
度
。

原
因
之
二
是
真
的
退
休
之
後
日
子
會
很
無
聊
。

總
不
能
天
天
去
環
遊
世
界
。
無
所
事
事
會
度
日
如
年

，
做
義
工
又
不
一
定
能
找
到
適
合
的
崗
位
。

原
因
之
三
是
金
融
海
嘯
使
養
老
的
基
金
、
股
票

大
大
貶
值
，
能
夠
多
賺
一
點
還
是
多
賺
一
點
穩
妥
。

原
因
之
四
是
服
務
對
象
的
勸
留
，
他
們
欣
賞
你

、
依
靠
你
捨
不
得
你
走
，
你
覺
得
人
情
難
卻
。

更
好
的
是
不
論
他
們
做
到
八
十
還
是
九
十
歲
，

沒
有
人
說
他
阻
擋
了
別
人
升
級
，
說
他
﹁阻
住
地
球

轉
﹂
，
因
此
心
安
理
得
。

不
過
我
建
議
這
些
朋
友
，
即

使
捨
不
得
全
退
，
最
好
能
安
排
半

退
。
那
就
兼
有
工
作
的
樂
趣
和
休

息
的
閒
暇
。
是
人
生
最
值
得
羨
慕

的
狀
態
。

自
僱
人
士
難
退
休

阿

濃

讀
本
地
著
名

﹁食
家
﹂
談
海
鮮
比

較
集
中
供
應
的
街
市

，
都
異
口
同
聲
推
薦

香
港
仔
鴨
脷
洲
。
他

們
認
為
香
港
仔
是
個

重
要
漁
港
，
漁
民
聚
居
，
城
中
遠
洋
漁

船
停
泊
落
貨
之
地
，
故
海
鮮
供
應
充
足

，
可
供
選
擇
的
品
種
最
多
。

如
果
留
心
看
看
香
港
的
著
名
海
鮮

食
肆
集
中
地
，
如
西
貢
、
鯉
魚
門
等
，

都
不
難
發
覺
，
香
港
人
慣
吃
的
海
鮮
，

大
多
數
並
非
從
附
近
海
面
捕
捉
，
而
是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
用
飛
機
運
來
的
絕
非

少
數
。隨

便
數
數
，
大
龍
蝦
來
自
澳
洲
和

新
西
蘭
、
中
型
龍
蝦
來
自
波
士
頓
，
象

拔
蚌
來
自
溫
哥
華
，
東
星
斑
來
自
東
沙

群
島
。
近
年
來
市
場
上
出
現
一
些
超
大

型
的
方
脷
，
據
說
來
自
菲
律
賓
，
給
香
港
人
吃
到
瀕

臨
絕
種
的
鬚
眉
來
自
印
尼
。

試
想
想
，
這
些
從
赤
鱲
角
下
機
運
出
來
的
海
鮮

，
有
沒
有
需
要
運
到
香
港
仔
卸
貨
？
都
直
接
由
貨
運

中
心
轉
送
各
大
代
理
分
銷
商
了
。

要
吃
本
港
附
近
水
域
捕
獲
的
海
鮮
，
本
地
漁
民

集
散
的
漁
港
漁
市
場
才
會
供
應
較
多
，
尤
其
是
大
量

養
殖
，
純
從
海
上
捕
捉
的
品
種
，
個
子
不
大
，
數
量

不
多
，
運
送
酒
家
耗
時
，
夭
折
率
高
。
有
些
平
常
罕

見
的
魚
類
，
多
數
只
得
漁
民
才
認
識
敢
吃
，
好
此
道

而
且
富
冒
險
精
神
者
，
訪
本
地
漁
市
場
時
有
收
穫
。

我
們
其
實
都
是
在
一
個
不
斷

變
化
的
社
會
裡
長
大
的
。
喜
歡
山

崎
正
和
在
《
柔
性
個
人
主
義
》
這

本
書
的
《
第
一
章
：
探
索
七
十
年

代
》
的
開
場
白
：
﹁一
個
時
代
的

轉
折
點
，
究
竟
要
跨
過
多
少
時
間

上
的
距
離
，
才
能
開
始
顯
現
出
它

真
正
的
意
義
來
呢
？
當
我
們
將
現
代
定
義
為
一
個
時
代

，
而
試
圖
思
考
其
歷
史
特
色
的
起
源
時
，
這
種
令
人
不

安
的
疑
惑
，
時
常
掠
過
我
們
的
心
頭
…
…
﹂

山
崎
正
和
思
考
着
七
十
年
代
的
時
候
，
他
首
先
就

想
到
：W

hat
to

do
next

？
是
的
，
﹁接
下
去
怎
麼
辦

﹂
才
是
教
人
最
疑
惑
不
安
的
一
個
問
題
。
我
們
都
有
過

一
個
美
麗
或
醜
陋
，
充
滿
緬
懷
的
溫
情
同
時
又
回
響
着

成
長
的
吶
喊
，
既
壯
闊
又
近
乎
無
知
的
七
十
年
代
。
如

果
七
十
年
代
教
曉
我
們
懷
疑
、
教
曉
我
們
反
抗
、
教
曉

我
們
對
既
定
的
不
合
理
體
制
反
覆
思
考
和
提
出
異
議
，

並
且
抱
此
態
度
度
過
了
八
十
年
代
和
九
十
年
代
，
在
痛

定
思
痛
之
餘
，
也
許
還
是
要
問
：W

hat
to

do
next

？

妥
協
顯
然
並
不
是
最
終
的
選
擇
。
如
今
我
們
好
像

比
較
能
夠
理
解
七
十
年
代
了
，
那
就
是
說
，
我
們
不
再

受
到
七
十
年
代
的
問
題
的
切
身
困
擾
，
比
較
能
夠
回
轉

頭
來
看
當
年
教
人
困
惑
的
氣
候
和
人
事
了
。
我
們
是
不

是
也
需
要
另
一
個
十
年
或
者
二
十
年
，
才
可
以
像
今
天

理
解
七
十
年
代
那
樣
，
對
動
盪
不
安
乃
至
真
正
天
翻
地

覆
的
八
十
年
代
和
九
十
年
代
認
識
得
更
清
楚
？
在
這
個

過
渡
和
等
待
變
化
的
時
刻
裡
，
也
許
是
合
該
沒
有
故
事

的
。 七

十
年
代

葉

輝

小
孫
日
漸
長
大
，
奇
異
的
事
也
漸
漸
發
生
。
比
方

說
，
忽
然
不
肯
午
睡
了
，
一
直
由
早
上
七
時
醒
後
玩
到

晚
上
八
時
半
，
然
後
獨
個
兒
走
到
自
己
的
小
床
說
：

Sleeping

、Sleeping

—
—
如
同
電
池
耗
盡
，
倦
得
四
肢

乏
力
，
非
睡
不
可
。
但
這
樣
不
好
，
晚
上
七
八
時
正
是

吃
飯
時
間
，
怎
可
上
床
？
再
說
，
七
八
時
睡
了
，
第
二

天
提
早
醒
來
，
全
家
也
會
給
他
吵
醒
，
因
此
，
稍
作
午

睡
，
看
來
是
必
要
的
，
頂
多
推
睡
到
下
午
五
時
，
即
使

一
個
小
時
，
也
可
以
。
於
是
，
哄
他
午
睡
。
終
於
可
以

在
四
時
半
五
時
半
睡
了
，
但
怪
事
又
發
生
了
，
一
個
半

小
時
後
醒
來
，
放
聲
大
哭
，
哭
了
十
多
分
鐘
，
不
知
何

事
？
全
家
檢
討
：
是
作
夢
，
還
是
什
麼
？

這
便
叫
這
個
媽
媽
要
到
處
向
資
深
媽
媽
了
解
，
又

翻
盡
有
關
孩
子
午
睡
的
書
、
作
夢
的
書
，
務
求
徹
底
了

解
箇
中
內
蘊
，
認
識
小
孩
子
，
也
就
認
識
這
個
世
界
、

這
個
人
生
吧
？
總
該
有
所
得
着
。

老
人
家
對
於
發
生
在
孩
子
身
上
的
古
怪
事
兒
，
總

有
她
們
的
智
慧
：
冇
事
，
冇
事
，
不
用
緊
張
。
然
後
，

過
了
幾
天
，
怪
事
兒
又
沒
有
了
，
就
是
這
樣
，
道
理
在

哪
？
不
知
道
。

孩
子
的
心
事
，
最
終
當
然
是
有
童
稚
之
心
的
公
公

最
能
默
契
，
每
次
他
都
要
見
我
，
是
看
中
我
衣
袋
中
的

小
腰
包
，
裡
面
有
五
光
十
色
的
信
用
卡
和
證
件
，
抽
取

—
—
端
詳
—
—
再
插
回
，
發
覺
趣
味
無
窮
也
。

在棉蘭去多峇湖的半路
，我們的車子停在一處地方
，原來是給大家方便，順便
也可以在這裡買一點熱帶水
果，榴槤、山竹、芒果、蛇
皮果、香蕉等等，但我們哪
裡吃得下那麼多東西？於是
買了一大包蛇皮果分吃，貪
其並不多汁，吃起來不沾手
，乾脆俐落。

大家在市場上瞎逛，有
賣小狗的，賣兔子的，都小
小的，非常可愛。可惜我們
還要趕路，顧不上在這裡流
連。在路途中總是那樣，和
許多事物擦肩而過，就像那
家 「香港餐廳」，中午在樓
上就餐，名為 「香港」，但
望上去卻沒有一點可以引起
關於香港的回憶。可見名不

副實的現象到處都有，這裡有，棉蘭也
有，也叫 「香港餐廳」的酒樓，只不過
是吃飯的地方而已；但可見 「香港」已
到處開花，不能說盡人皆知，但也大大
有名了。

我們站在太陽下，以那當地少數民
族傳統建築作背景拍照，嘻嘻哈哈聲中
，卡嚓一聲，相機把那一刻留在永遠了
嗎？還是借着商舖的屋簷下乘涼吧，喝
一杯冰冷的甘蔗汁吧，甜甜的涼涼的，
喝下去，頓時渾身舒服。

可是很快又被集合聲所召集，原來
又是再出發的時間到了。人群紛紛往車
隊靠近，似乎已經齊了，正想開車，忽
地有人發一聲喊，旁邊的人怎麼不見
了？

又是等了一陣子
，等全部人來齊了，
又是五分鐘過去了。
集體行動總是這樣，
哪能說走就走？

靚仔冇本心
李若梅

海鮮市場 關 平

水
果
市
場

陶

然

人生無端大哭
黃子程

男
女
愛
情
是
不
是
真
愛
？
真
愛
又
是
什
麼
？
照
我

看
：
真
愛
總
是
帶
着
犧
牲
，
願
意
為
對
方
捨
棄
自
己
所

愛
的
事
物
，
願
心
愈
強
，
愛
得
愈
強
烈
。

男
女
之
愛
，
算
不
算
真
愛
，
就
要
看
願
意
犧
牲
多

少
。
一
般
所
說
的
愛
情
，
都
是
：
﹁她
長
得
溫
柔
可
愛

，
善
解
人
意
，
看
得
順
眼
，
對
我
很
好
﹂
等
，
這
不
是

愛
情
，
是
愛
自
己
。
當
對
方
不
再
溫
柔
，
不
再
年
輕
，
意
見
多
多
，
又

對
我
不
好
，
愛
意
馬
上
消
失
，
還
自
欺
作
﹁緣
盡
了
﹂
。
人
們
也
搞
不

清
楚
，
為
何
愛
情
總
是
短
暫
而
脆
弱
，
不
知
道
是
因
為
自
己
不
肯
付
出

，
根
本
沒
愛
過
人
，
又
怎
能
怪
對
方
不
愛
你
。
牧
師
證
婚
時
的
證
詞
就

是
愛
的
真
諦
。
疾
病
貧
窮
失
意
時
，
就
是
愛
的
考
驗
，
這
關
通
不
過
，

就
不
要
說
什
麼
﹁我
那
麼
愛
他
，
他
偏
對
我
不
好
﹂
的
話
了
。

人
性
自
私
，
天
性
就
沒
有
愛
，
只
從
情
慾
出
發
，
一
切
的
愛
盡
皆

扭
曲
，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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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東邨 陳志華

雨 中華基督教銘基書院 中五 寗昕靜

文氏宗祠 徐振邦

人生處處是戰場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副學士（傳理學）一年級副學士（傳理學）一年級 潘思穎潘思穎

位於元朗新田蕃田村的文氏宗祠，
是新界五大氏族之一文氏族人的祠堂。

文氏宗祠又稱 「惇裕堂」，相傳是
由文世歌創建，建於一四四四年，至今
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曾因修復不當，

一度被改建為幼稚園，後來甚至荒廢。這座建築物屬兩進一
開間式的設計。

在新推出的歷史建築評級中，文氏宗祠位列七十五，屬
於一級歷史建築。

大坑東邨是位於九龍石硤尾的一個
公共屋邨，一九五五年開始入伙。大坑
東邨得名與大坑有關。現時在九龍塘又
一村仍有一條大水坑，水坑的水輾轉經
明渠流入大海。而在這水坑兩旁的地方
，就被稱為大坑東及大坑西，明渠所經

的地方大約就在今天的南昌街。
一九五三年的聖誕夜，石硤尾木屋區發生火災，導致五

萬多人無家可歸。港英政府從此開始興建徙置大廈。一九五
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大坑東木屋區發生了另一場大火，又有
兩萬多人無家可歸，港英政府貫徹過去的做法，興建大坑東
邨來容納災民。

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坑東邨開始進行重建工程。當
時，政府並非將所有徙置大廈進行拆卸重建，而是將部分徙
置大廈改建，其餘的才拆卸重建。用作改建的大廈有第一、
第二及第十四座。第一、二座兩翼中間的廁樓被拆去，每個
單位加入獨立廚房及廁所，而第十四座則將兩個前後單位打
通，住戶仍需使用中間廁樓的廁所。改建工程在一九八○年
完成。

改建後的第一座北翼稱為東榮樓，南翼稱為東富樓。改
建後的第二座北翼稱為東運樓，南翼稱為東和樓。第十四座
稱為東新樓。後來，這五座改建的樓宇分別在二○○三年及
二○○一年拆卸。

其餘的新樓宇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相繼入伙，其
中東海樓、東輝樓、東成樓、東裕樓、東滿樓和東旺樓是首
批落成和層數最少的相連長型大廈，只有十一層。由於當時
的大坑東邨位於舊啟德機場的飛機航道之下，所以樓宇高度
受限制。到了二○○二年，大坑東邨再新添兩座大廈，分別
是東健樓及東怡樓。

位於元朗新田的文氏宗祠

我的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至今為止，令
我印象最深刻難忘的，就是第一次騎單車了。
因為這一次特別的單車之旅，讓我留下了不同
味道的回憶──甜、酸、苦、辣。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我們幾個好朋
友相約去沙田單車徑玩樂，他們還保證會教懂
我騎單車，即使我以前連單車也沒碰過。

坐上車座，握着手把，心裡想着要好好控
制這車子總會很困難吧！但跨着車子的時候才
感覺到，怎麼這車子總是坐不穩、立不穩的呢
？一次又一次摔下來，跌跌撞撞，甚至四腳朝
天。哎！手腳的疼痛真是苦不堪言。

甲君見我那麼尷尬，不斷地鼓勵我，跟在
我車後扶着我。這下感覺可好多了，我終於踏
上了第一步，可以駛向前了。然而，只見旁人
都輕鬆自如地像飛馬似奔馳而去，我卻像嬰兒
似的要甲君人手協助，心中那種酸味，縈繞在
心底真不好受。

我要騎得好，也要騎得快。於是我回頭對
甲君說，不用扶我了，讓我自己來操控。可是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放手的一剎那，我的
人連同單車便一起往面前的大樹撞去，樹上的
木刺插進了我的手心。啊！那種辛辣的痛楚，

事隔多年的今天，我仍感受到那種鑽心的痛。
雖然滿身都是傷，而且還經受了整整一個星期的疼痛；

但經過無數的失敗，我終於能踏着單車隨心所欲地迎着清風
享受駕駛的樂趣，那種 「苦盡甘來」的喜悅，讓我忘卻了一
切酸、辣、苦，當我和我的同伴一起抵達目的地時，我那雀
躍的心情真的難以自控，激動地向蒼天大聲歡呼。我成功了
！我真的學會騎單車了！

這個第一次的經歷，讓我清楚地體會到，任何成功都是
從失敗中得來的。任何的甜美，都需要付出酸、苦的代價。

快樂校園（繪畫）
鴨脷洲街坊學校 五年級 楊兆豐

▲獲頒 「AdHere 廣告大賽」 總冠
軍，潘思穎（右三）與隊友熱淚盈眶

◀參賽同學向評判團匯報，學習
會見客戶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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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下雨之後，待雨水蒸發掉，世界總
會有些變化。可能你不認為如此，但我總是
這樣認為的。因為，雨後的大地是那樣的格
外清新、乾淨，不就是因為雨水洗刷了大地
每個角落的灰塵麼？

不過，我並不愛雨，因為覺得它很麻煩
；讓我浪費紙巾、沾濕我的衣衫，它將空氣
變得冷冷的，使我心情煩躁又狼狽；甚至它
會為我帶來過分的感傷。不是麼？每次下雨
，我都想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獨自發呆，獨
自憂慮。

但是，我卻常常感受到雨有一股非凡的
魅力，它能沖走肆虐飛舞的塵埃，把塵封的
綠葉洗得鮮活。往往在一場大雨洗刷之後，
我那顆鬱悶的心必然會澄明開朗，了無掛礙

。雨後傳來的陣陣的清新氣息，會讓人每個
毛孔都能得到撫慰。雨，就是予人這樣一種
自然自適的感覺。

所以，雨，真的使我又愛又恨。這矛盾
的情懷，雨能體諒麼？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詩聖杜
甫描寫的春雨之詩，必定是使人喜悅的 「好
雨」；只可惜， 「雨腳如麻未斷絕，長夜沾
濕何由徹」的 「壞雨」，也不由得令他深感
神傷了。

其實，雨的好壞，問題並不出在雨的身
上，問題的源頭出自人的心。是的，我衷心
盼望我以後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跳脫活
潑、為世界帶來清新開朗、能掃走大地塵埃
的好雨！

隨着學期步入尾聲，又到了收拾
儲物櫃的時候。當我逐一細看眼前一
份份經過嘔心瀝血才能完成的調查資
料和廣告文案時，對自己在 AdHere
廣告大賽中獲益良多實在回味不已。

今年是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第
四年夥拍知名品牌舉辦AdHere廣告大賽，這屆的主題為
日清食品其中一款產品──和式風味大將撈麵。各參賽隊
伍需撰寫全盤的推廣計劃，包括消費者調查、廣告文案創
作，以及準備計劃的開支預算等。我和其他三位同學組成
的隊伍，經過初賽後有幸晉身總決賽，得以親身向日清食
品市場部經理及其廣告公司
總監作出口頭匯報，演繹我
們的創意，最後我們成功擊
敗所有對手成為冠軍。

回想起最初進行消費者
調查時，要讓途人願意接受
訪問並非易事，但我們並沒
有感到氣餒，花了一個多星
期，終於完成了一大疊問卷
。另外，我們還要四出收集
不同媒體和公司的廣告報價
單，好讓我們的推廣預算能
更貼近現實。有時，我們只需發一個電郵便可輕易得到數
據，但有的卻要打數個電話才能成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莫過於向超級市場索取報價了！由於超市內部欠缺
溝通，我們的要求被公司不同部門轉來轉去，費時失事。
幸好，最後得到一家廣告公司的協助，為我們提供了不少
媒體報價資料和意見，最終順利完成預算案的編寫。

至於廣告文案，我們一共寫了許多遍，每一次完成時
都覺得它是最好的，然後充滿自信地帶着它走進會議室。

然而，當我們縷述文案背後的理念，接受兩
位顧問老師的質詢時，便會忽然慌張起來，
結結巴巴欲言又止。由此讓我們領略到，一
篇雋永收效的廣告文案，必定是經過深思熟

慮反覆雕琢才能形成。我很感謝兩位老師每星期的悉心指
導，令我們漸漸掌握到撰寫廣告的竅門。

「AdHere 廣告大賽」令我們得以走出校門，領略到
人生處處是戰場的道理，比賽中經歷的苦惱、忐忑、緊張
、興奮與感動，將永遠印在我們的腦海中。這些成長的見
證，讓我們得以滿懷信心地向自己的理想繼續進發。

（浸大副學士實戰學習篇‧ 「AdHere廣告大賽」 系
列之二‧續完）


